    破窗效應的思考              易志堅
經濟學和心理學上都有一個“破窗效應”。流氓騷亂破壞窗戶造成損失，卻讓玻璃製造商、建築商受益，刺激需求而引發新的建設鏈條，拉動經濟的增長，讓壞事變好，這是一個俏皮的經濟學名詞。心理學所說的是環境對心理的影響，同樣饒有趣味。這個實驗是將兩輛一模一樣的車，其中一輛放在雜亂的街區，把車牌摘掉、頂蓋打開，結果不到一天，車內被洗劫一空。另一輛則停在中產階級住宅區，一星期仍安然無損，若在這輛車的玻璃上敲一個大洞，過了幾個小時，連車都不見了。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前者為大多數人接受並認為有道理時，卻掩藏著充滿謬誤的地方，即實際上財富的總量並未增加，人們只關注當年財富流量的增加，卻忽視了當年財富流量的損失。於是產生類似戰爭拉動經濟，“無破壞就無建設”等似是而非的論點。
心理學家認識到，環境具有強烈的暗示性和誘導性，無序的環境必然導致混亂。在一個亂七八糟的環境下，人們亂丟垃圾會處之泰然，在一個非常乾淨的地方（如四、五星級賓館），這種行為會基本收斂，甚至人人似紳士淑女。改善環境能避免錯誤的蔓延和擴大，其導向作用不言而喻，且潛移默化地產生正向影響。
在推動南海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時候，我們可以從“破窗效應”中得到啟示：首先是要廓清思路，糾正過去發展中一些偏向的觀念，特別是從戰略規劃入手，避免那種不同領導上任，又來一次新的規劃修編、定位的重建，這種無休止的重複，表面上是拉動發展，實際上勞民傷財，耗費納稅人的錢，將過去的推倒重來，造成一次又一次的資源浪費。其次，要注意群眾的心理訴求，集合民意和專家團隊的智慧，通過更廣泛諮詢意見，達到方案的優化。再者環境的優化不僅是投資環境、生活環境，更應注重人文環境的改善，提高市民的人文素質成為提升區域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形成清晰、系統的主流導向。
破的對立面是立，當前就是要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4月5日至7日，佛山市副處以上領導幹部參加了全省性的專題學習，因為發揮排頭兵作用就需要觀念先行，領會的直接體現就是落實。解決發展問題、怎樣發展的問題，絕非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事情，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也是推進政治文明的具體步驟。
我想，“破窗效應”能帶給人們更多的思考，引發更多碰撞的智慧火花，透過破窗，面對未來，豁然開朗。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詹巴鬥曾做過一項試驗：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一輛停在比較雜亂的街區，一輛停在中產階級社區。把停在雜亂街區的那一輛的車牌摘掉，頂棚打開，結果一天之內就被人偷走了。而擺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過了一個星期也安然無恙。後來，詹巴鬥用錘子把這輛車的玻璃敲了一個大洞，結果，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
　　後來，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依託這項試驗，提出了一個“破窗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個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未得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那麼，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蔓延。
　　角度不同，道理相似：環境具有強烈的暗示性和誘導性；必須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的窗戶玻璃”。如果說“偷車試驗”和“破窗理論”更多的是從犯罪心理學角度去思考問題，那麼，推而廣之，從人與環境的關係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周圍的生活中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不正是環境“暗示”和作用的結果嗎？比如，在窗明幾淨、環境優雅的場所，可曾見過有誰大聲喧嘩，甚或“噗”地飛出一口痰來？相反地，如果環境臟亂不堪，倒是時常可見吐痰、便溺、打鬧、相罵之舉。又比如，在公交車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隊上車，又有多少人會不顧眾人的文明舉動和鄙夷眼光而貿然“夾三”插隊？相反地，車輛尚未停穩，猴急的人們你推我擁，爭相往前擠，後來者如果想排隊上車，恐怕也難有耐心了。
　　因此，可以說，環境好，不文明之舉可以收斂；環境不好，文明之舉也會受到影響。人是環境的產物，同樣，人的行為也是環境的一部分，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如果在公共場合，人人都舉止優雅、談吐文明、遵守公德，往往能夠營造出文明而富有教養的氛圍。千萬不要因為我們個人的粗魯、野蠻和低俗行為而形成“破窗效應”，進而帶來公共領域的無序和“失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平時一直在強調的“從我做起，從身邊做起”，就不僅僅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恰恰決定了我們自身的行為對環境造成的是正效應還是負效應。在社會其他領域，同樣也有一個如何把握環境的暗示性和誘導性、如何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的窗戶玻璃”的問題。　　（沙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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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父親死了，和當地的豆角漲五角錢有什麼關係？
    這個問題聽起來像個腦筋急轉彎，猛地一問，准能把你問傻。
    其實，假如我們有一點辯證的頭腦和常識，對這個問題進行認真地分析和判斷，就可以得出結論說，根據世界是普遍聯繫的觀點，亞馬遜河流域的熱帶雨林裏的一隻蝴蝶煽動了一下翅膀，美國加州海岸就可能刮一場龍捲風，那麼，一個人的父親死了，和當地的豆角漲五角錢肯定會有某種關係，只是，假如這個“人”是個平平常常的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這個關係恐怕就只是存在於理論上，使勁看也未必能看出來；但假如說這個人在當地是個顯赫人物，是個許多人都想巴結的“大人物”，事情就另當別論。

    比如前兩天報上說的，陝西安塞縣副縣長劉志堅的父親大人去世了，孝子為父親大肆操辦喪事，把老人本該停放三五天的喪期適當地控制到了十三天——因為停放時間越長，弔唁的客人越多——結果來弔唁的客人很多，拉動了當地的內需，使當地的豆角、青椒、番茄的價格每五百克分別漲了0.5元、0.2元、0.2元，導致了當地家庭主婦們的不滿，直言不諱地說什麼“就盼著快點下葬，好使菜價掉下來！”

    我個人覺得，對有志於學習哲學和經濟學的人來說，這是一個生動的案例。從哲學的角度，我剛才已經說了，它充分地演示出了世界是普遍聯繫的這一觀點，教導我們考慮問題一定要從全局的著眼點出發，不要孤立地看待事物——誰說一個人的死與當地菜價沒有關係？有立杆見影的因果關係！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分析其中的供求關係變化，甚至還可以上升到“破窗效應”理論，即，單純地看，人家老爺子死了，是一個不好的事，但是，這個事情打破了當地蔬菜市場的供求平衡，一下子拉動了需求的力度，使農產品價格迅速上升，對菜農來說，卻是個好消息。我對經濟學沒有專門的研究，記得當年長江發大水，淹了我們好幾個省，上千億的財產化為烏有的時候，有經濟學家就曾安慰我們說，應當看到其中的商機，壞事可以變好事——這又是辯證法，所以就記住了這個怪異的破窗理論。按這個破窗理論，從個人效益最大化原則出發，我揣度當地的菜農菜販子們肯定會禱告老天巴不得多來這樣幾個視窗吧。

    其實從吊客盈門的繁榮局面看，這個喪事的“破窗效應”未必只對菜農菜販子們有，對收受禮金的孝子來說，意義恐怕更大。古時候的貪官們就把“三節兩壽”作為增加灰色收入的固定視窗，現今經今日貪官們的發展，已經把類似的視窗概念擴展大發去了，只要能挨得上點邊，就決不放過，所謂“娘生日，孩滿月……”等等等等。所以我不敢說有些“大人物”就不盼著自己老爹老娘多來幾回這樣的事，或者恨自己老爹老娘太少，否則……我不能這麼揣度下去了，人家會說韓澈心理陰暗呢。

    報上總結得好，說這叫“喪事經濟”。
    只可惜，能製造這種喪事經濟的人物太少，平常百姓死個把親屬，只是落個“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只有一些有權勢的“大人物”，才能擔當得起拉動內需、製造經濟現象的重任。這種事情你也不好大張旗鼓地去推廣和提倡。可經濟若是沒有人去拉動，老是這麼不溫不火的令一心急步奔小康的我們著急，韓澈心內如焚，愁腸百結，百思不得其解，乃歎曰：唉！
                                      網友    韓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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